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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3期新闻稿：“当人民没有食物可吃时，他们
会吃掉富人”
 

《集市》马鲁亚·马洛（西班牙）作于1927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1月8日，大批身着巴西国旗色衣服的人突然出现在首都巴西利亚。他们闯入国会、最高法院、总统府
等联邦办公大楼，损毁公共财产。这次由前总统博索纳罗的支持者实施的袭击实属意料之内，因为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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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者多日来一直在社交媒体上策划“周末示威”。一周前，即1月1日，当卢拉正式宣誓就任巴西新任
总统时，此类骚乱并未发生。这些匪徒似乎专等到城市安静下来，卢拉不在的时候。尽管闹得沸沸扬
扬，这种袭击不过是极端懦弱之举。

与此同时，落选的博索纳罗却远离巴西利亚。在新总统就职仪式之前，他就逃离巴西（大概是为了逃
脱起诉），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寻求庇护。哪怕博索纳罗不在巴西利亚，他的追随者也就是博索
纳罗主义分子在全城处处留下印记。早在去年10月博索纳罗在选举中输给卢拉之前，《世界外交论衡
月刊》巴西版就表示，巴西将经历“没有博索纳罗的博索纳罗主义”。这一预测背后的事实是，作为
博索纳罗的政治工具，极右翼的巴西自由党在参众两院占有最多席位，而右翼的毒害性影响仍顽固存
在于巴西的民选机构乃至政治气候之中，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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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纳一夜》 梅奥（埃及）作于1948年

 

对首都公共安全负责的两位长官，即联邦区公安总长安德森·托雷斯、联邦区行政长官伊巴内斯·罗
沙与博索纳罗走得很近。托雷斯在博索纳罗政府任司法公安部部长，罗沙在选举中公开支持博索纳罗。
当博索纳罗主义分子策划袭击首都时，这两位似乎都对自己的职责置之不顾：托雷斯在奥兰多度假，
罗沙则在这场未遂政变前一个工作日下午请假半天。由于参与了此次暴力事件的共谋，托雷斯已被撤
职查办，罗沙被停职。联邦政府对一千多名提起扰乱安全控诉并实施逮捕，卢拉称这些人是“丧心病
狂的纳粹分子”。铁证如山，这些“丧心病狂的纳粹分子”终究难逃法网。

1月8日当天遍布巴西利亚的标语标牌比较少涉及博索纳罗，更多是关于这些暴徒对于卢拉及其亲民政
府潜在作为的仇恨。有这种情绪的还有大型企业，主要是农商企业，它们对卢拉提出的改革火冒三丈。
此次袭击事件的部分原因也在于：有关方面故意大造谣言，并且发起“法律战”，利用司法系统剥夺
卢拉所在劳工党的议会席位，一些群众受此误导，认为卢拉是罪犯（尽管法院已裁定此为不实），不
满情绪越来越强烈。此事也是巴西权贵阶层发出的警告。此次巴西利亚袭击事件性质之恶劣，堪
比2021年1月特朗普支持者袭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这两个事件中，极右翼势力对拜登总统搞“社会
主义”、卢拉搞“共产主义”的风险有着莫名恐慌，这表明对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进行的微调都会招
致权贵阶层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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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卡迪克·钱德拉·派恩（印度）作于1965年

 

美国、巴西政府办公机构于2021年、2023年接连遭袭、秘鲁2022年发生政变，这些都不是偶然事件，
需要检视其背后的模式。三大洲社会研究所自五年前成立时就开始进行这类研究。我们在2018年3月
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现世之殇》（In the Ruins of the Present）对此模式进行了初步分析，我将在下面做
进一步的延展。

当苏联于1991年解体、第三世界计划因债务危机而破灭时，美国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议题风行一
时。该方案的特点是，国家取消资本监管，社会福利政策受到侵蚀。新自由主义框架有两大后果：首
先，社会不平等现象猛增，亿万富豪和贫穷人口在两头同时增多，南北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情况恶化。
其次，谎称历史已终结，因而政治已终结，只留下管理的所谓“中间派”政治势力（在巴西美其名
曰centrão，即中间派联盟）发展壮大。大多数国家都成为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议程和“政治终结”思
想的受害者，这种思想越来越反民主，为技术官僚掌权辩护。然而，敲骨吸髓的紧缩政策自身却导致
了新的街头政治，这一趋势的先声就是1980年代的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骚乱和面包暴动，后来汇
聚成“反全球化”抗议活动。美国推动的全球化议程所导致的新矛盾揭穿了“政治终结论”的骗局。

 

https://peoplesdispatch.org/custom/regions/latin-america-caribbean/peru/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zh/category/?q=workingdocument


5

《马背上的奇幻人物》莱昂诺拉·卡林顿（墨西哥）作于2011年

 

2007-2008年由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使得经营紧缩政策的“中间派”们的政治依据进一步
失效。《2022年世界不平等报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22）是对新自由主义危害的控诉书。今
天的财富不平等程度与20世纪早期一样严重：全球最贫穷的一半人平均每个成年人只拥有4100美元，
而最富有的10%平均拥有771300美元，财富差距约为190倍。收入不平等同样严峻，最富有的10%吸收
了52%的全球收入，最贫穷的50%只占有8.5%的全球收入。如果看超级富豪，情况就更为严重。1995年
至2021年，顶端1%的财富得到天文数字的增长，而底层50%只“增长了骇人听闻的2%”，如该报告作
者所言。在同一时期，顶端0.1%的全球财富份额从7%增长到11%。这些令人发指的财富（大多未缴税）
使得全球人口中这一小撮人在政治生活、信息方面拥有极不相称的权力，越来越挤压着穷人的生存能
力。

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2023年1月的报告预测，到2024年末，世界92个贫穷国家的GDP将比疫情
前夕的水平低6%。预计这些国家在2020至2024年间的累计GDP损失大致相当于其2019年GDP的30%。
当最富有国家的中央银行收紧货币政策，贫穷国家的投资资金正在枯竭，债务成本增多。世界银行表
示，这些贫穷国家的总债务“为50年来最高”。其中被“全球债务市场拒之门外”的国家约占五分之
一，而2019年是十五分之一。疫情期间，这些国家（除中国之外）“遭受了8%以上的剧烈投资收缩”，
甚至比2009年经济大衰退造成的投资缩减更严重。该报告预计，这些国家2024年的投资总额将比2020
年低8%。世界银行就此现实给出了如下预测：“投资乏力削弱了潜在生产增长率，减少了经济体增加
中位收入、促进共同繁荣、偿还债务的能力。”换言之，贫穷国家将进一步深陷债务危机和持续的社
会困境。

 

https://wir2022.wid.world/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8030/GEP-January-2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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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之侵袭》 罗伯托·马塔（智利）作于1942年

 

世界银行已经发出警示，但攀附于富豪阶级和紧缩政治的“中间派”势力断拒绝脱离新自由主义灾祸。
当中左翼或左翼领导人试图解决本国的社会不平等和财富分配两极化顽疾时，他们会招致“中间派”
乃至北方国家富有债权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西方国家的仇视。在佩德罗·卡斯蒂略于2021年7月
赢得秘鲁总统大选后，有关势力甚至无法容忍他仿效北欧式社会民主形式的计划，在他尚未就任时就
启动了政变阴谋。富豪阶级绝不允许终结饥饿、扫除文盲的文明政治，耗巨资赞助智库和媒体去打击
正义事业，支持极右翼危险势力将社会动荡的责任从逃税的超级富豪和资本主义制度转嫁到贫苦群众
和边缘化人群身上。

巴西利亚的荒唐骚乱与秘鲁政变均源于同一个进程：南方国家“中间派”政治势力受到赞助并被推上
权力宝座，确保本国国民滞留在队伍末尾，而北方国家逃税的富有债权人仍居于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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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餐》伊万·萨吉塔（印尼）作于2014年

 

1793年10月14日，巴黎公社主席皮埃尔·加斯帕德·肖梅特（跟被他送上断头台的很多敌人一样，他
后来也命丧断头台）在巴黎的街头堡垒上引用了卢梭的名言：“当人民没有食物可吃时，他们会吃掉
富人。”

热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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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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